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马文章）有
人鬼鬼祟祟拉着大桶进
楼入户，屋里的大锅下
面 燃 着 大 火 提 炼 潲 水
油，臭不可闻的气味在
楼道外弥漫，周围的住
户苦不堪言……近日，
住 户 江 女 士 向 本 报 反
映，在荷塘区野鸭冲社
区金域半岛小区一间民
房内，疑似有人在非法
加工地沟油。

接到举报后，街道
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反
复督促，该事主依旧“我
行我素”。日前，当地城
管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查
处取缔了这个黑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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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取缔该窝点
将展开追查

记者获悉，该作坊老板姓周，今年上半
年，周某就租了该小区民房，并雇佣了几名
老人偷偷在里面炼油，每个星期都会有一
辆白色面包车按时来周某处收购废油。

泉大物业公司一名刘姓负责人告诉记
者，周某仗着自己年纪大，不但不配合检
查，还用恶语辱骂邻居和工作人员，保安文
队长还被他打伤。

“居民反映的情况，我们早就知晓，但对
方是老年人，我们只能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做
工作。”野鸭冲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11月24日晚，荷塘区城管大队联合月
塘派出所民警进行突击检查。经现场调
查，该民房里没有相关证件，其生产行为不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执法人员针对其违规
收运、转运潲水油的行为下达了限期整改
通知书，并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荷塘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表示，该
黑作坊已被查封取缔，将对相关成品油流
向进行追查。若当事人周某限期整改不到
位，将被进行处罚。

查封

“这个月初，我们就发现了不
对劲。”据江女士介绍，11 月 8 日
晚，一家人正在休息，突然闻到门
口和窗户持续飘进腐臭气味，她忍
无可忍打开大门，发现整个楼道飘
散着奇臭水雾，经过查找，确定是
从隔壁804室传出来的。

疑惑不解的江女士立即给小
区物业打电话反映情况，2 名物业

保安上门查看也大吃一惊，向804
室敲门询问，里面的人久久不肯开
门。在保安的坚持下，804室里的
一名老人骂骂咧咧地开点门缝，但
不允许保安进入。

透过虚掩的铁皮门，保安文队
长隐约看到房间里摆放着一些满
是油渍的油桶，地面上横七竖八堆
放着猪骨头，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

味扑鼻而来。
据附近居民介绍，这样的臭味

已持续近1个月，每天晚上尤为明
显，很多住户在睡梦中被臭味熏
醒，有的住户甚至有家不愿回。

另一位居民爆料称，今年8月，他
在该小区15栋楼下看到，有人在楼
道下晒臭骨头，物业的工作人员去清
理收拾，还遭到老人拿着棍棒阻挠。

臭气熏天！
潲水油黑作坊藏身金域半岛
当地城管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取缔

位于“老妈私房菜”餐饮店前，
井盖周边的人行道石板因长时间
未清洗，布有一层污垢，粘鞋底。
临街商户反映，人行道此前几次出
现堵塞，有临街商户参与了筹款，
用于雇请疏通人员疏通排污管
道。但此次堵塞现象出现后，一些
临街商户认为治标不治本，不愿意
再参与筹款。

小湖塘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和平路不属于市政道路，该路
段排污管道在去年被疏通过3次，居
委会也安排人员调查过堵塞原因。

该负责人称，排污管道堵塞与
临街商户的经营行为有关，疏通排
污管道的费用需要由临街商户共同
承担。但由于个别商户不愿意承担
费用，导致此次排污管道迟迟未得
到疏通。居委会已将情况向上级部
门报告，但还没有得到回复。

“马路市场”变成小集市
变化源自一起投诉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通讯员/汤婷）“从原来的马
路市场到集中经营场地，终于不
用风吹日晒了。”近日，石峰区井
龙街道的不少摊贩为街道工作人
员竖起了大拇指。

变化源自一起投诉。井龙街
道收到群众反映，九郎山村荷花
家园廉租房路边占道摆摊现象有
所抬头，影响了出行安全。小摊
贩屡禁不绝，如何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井龙街道
在距占道摆摊 10 米远的一处荒
地上，选出了一块 200 平方米的
土地作为集中贩卖市场，对土地
进行了硬化，并搭建了钢制雨
棚。全部设施完成后，将所有商
贩由原来的路边摆摊，变成了集
中经营。

下阶段，井龙街道将对市场
进行跟踪管理，完善相关制度，持
之以恒地抓好长效机制，巩固好
整治成果。

民房内暗藏地沟油黑作坊

污水横流！和平路排污管道堵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10 月底堵塞的，污水又流了个把月，
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11月28日，
天元区嵩山路街道小湖塘社区德政花
苑小区居民向本报记者反映，因排污
管道出现堵塞，和平路人行道上多个
井盖冒出黑臭水体。

冒污水的人行道位于德政花苑小
区一排临街门面前，距离小湖塘社区
居委会约100米。

在一家物流门面、一家废品回收站
和一家餐饮店前的人行道上，各分布有
一个井盖。有商户往井盖上放石块，防
止井盖被污水冲开。污水冒出井盖，从
人行道上流到道路上，再沿着路缘石流
向一个位于和平路与为民路交叉处的
排水井。路边形成了一条臭水沟。

路边“鲜果到家”便利店店主刘松
柏介绍，该路段排污管道堵塞可能与
管道老旧、管道口径太小等因素有
关。今年5月和8月，该路段排污管道
已先后被疏通一次，此次堵塞现象从
10 月底出现，很多居民和临街商户向
市长热线、社区居委会等反映了此问
题，但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

路边形成了一条臭水沟

个别商户不愿意承担费用

▲排污管道堵塞问题迟迟未解决，和平路路边形成臭水沟。记者/刘平 摄

▲黑作坊事主在小区空地上晒臭骨头。
受访者供图

▲民房内堆放着数桶潲水油。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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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平价海鲜店，一边是门
可罗雀的传统海鲜档口，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25 日，记者走访发现，在平价海鲜的冲击
下，全市海鲜均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价。

在天元区御山和苑的多米新街，海鲜特价
的牌子已经打到了菜市场的门口，市场内的海
鲜档口依旧无人问津。10 月以来，一公里内，
天鲜阁和海爸爸海鲜仓陆续开业，分走了档口
大部分生意。无奈之下，该店也只能跟着降价。

一大波小海鲜店走到了倒闭的边沿，这也
直接拖垮了株洲海鲜批发商们。

李先生是西海批发市场（原满江红批发市
场）的批发商，连日来生意直线下降，25 日，他
干脆停了批发，自己搞起了零售。

他们低价能赚钱，为何市场内海鲜档口会
亏本？天纺农贸市场老田海鲜负责人邓先生给
我们算了一笔账。

以他的档口为例，上百种海产的制氧养护
等水电费用，一月就3万余元，加上租金1万余
元，这些都要分摊在成本里。

不这样行吗？“不行，高档海货不属于快消
品，一周能卖出一两个算幸运，养护成本高昂。”
邓先生说，如果没有高档海产，还能叫海鲜店
吗？综合下来，价格自然抬高不少。

而社区平价海鲜店大多选址在偏远门店，
租金成本低。邓先生说，他们往往选择当日价
格相对低廉的梭子蟹、大明虾、鲈鱼等十余个产
品，快进快消，几乎无养护成本，损耗也小。

“终究是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进货渠道一
样，品质千差万别。”海鲜经营者李先生说。

不过，这也给了传统海鲜经营者新的思
路。现在，邓先生也会每天选一个单品做特价，
以吸引人流。压力之下，老田海鲜开启会员制
模式，一年交 1200 元年费，保证以批发价给
货。“相当于给他们代养海鲜。”这一模式，受到
高档酒店和会所欢迎，仅今年就增加会员 200
余个。

“要知道自己的产品对应什么人。”这是海
鲜经营户蒋先生总结的经验。在这波平价浪潮
中，依靠中高端餐饮渠道，他是少数不受影响的
人之一。

他表示，平价海鲜市场一旦被打开，以后还
将长期存在。但是，原有高档海鲜仍旧有其生
存的机会。市场在竞争中将不断分层，中高低
档不同的产品，将对应不同的消费群体。

社区平价海鲜店席卷株洲
一斤也算批发价，市民称终于实现海鲜自由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不用去海边也能实现海鲜自由，
最近，家住天元区佳兆业的彭先生连
搞了几顿海鲜大餐。8元一斤的梭子
蟹，他跟两位朋友买了 50 斤，几餐下
来，大伙直呼过瘾。

今年 8 月以来，株洲市场刮起了
一阵平价海鲜风。海鲜店从原来的
高档市场下沉到社区门店，通过社群
运营，走起了平民路线。价格上吃得
起，做法上有人教。一到周末，上万
斤海鲜涌入株洲市场，乐了市民，愁
了原有的海鲜档口。

在内陆人眼里，海鲜一直是高档
的代名词。平价海鲜玩法，靠的是什
么？

11月25日上午9点，各色小车塞满了
王家坪路的两侧。人们三五成群，等待海
鲜车的到来。

刘女士和三个姐妹早早在此等候，趁
海鲜未到，分别先买了猪肝、鸡鸭和鱼等
肉品。来自慧谷阳光的她们，来这买菜已
有半年。“以前附近只有超市，东西很贵，
同样的大明虾，超市要 50 多元一斤，这里
只有20多元。”刘女士说。

低价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消费者。同
时，店铺通过“拉十人进群可享受会员价”
的活动，人气不断聚集。据了解，每一个
类似社区平价海鲜店，500 人一个的微信
群，少则三四个，多则20余个，通过社群运
营，有人手把手教做海鲜，消费者购买热
情不断高涨。

“六七月份时，排队要一两个小时，现
在开了分店，慢慢排队时间缩短了。”刘女
士说。慧谷阳光到这没公交车，每次前
来，她们都要约一个有车的姐妹，顺带还
要给不来的其他姐妹带货。

作为买菜的主力军们，五六十岁的她
们，对市场的嗅觉总比年轻人灵敏。经她
们宣传带动，批发价买海鲜的新模式被越
来越多人知晓。这一模式冲击下，现在，
各小区农贸市场虾蟹价格已大幅下降。
但她们坦言，感觉受了几年欺骗，再低都
不再想购买了。

心动的不只是她们，还有小饭店餐馆
老板们。

“我刚在菜市场买了 25 一斤，这里
13.5一斤。”刘先生是衡山西路一饭店的员
工，前一日来取预定的 20 斤梭子蟹，看到
锦依卫的小河鱼价格，直呼亏了。

除了刘先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
买家均来自饭店。“价格相当优惠，质量还
过得去。”一餐馆负责人坦言。

9点半，随着货车到店，消费者自觉排
起了队。十余位工作人员迅速卸货分拣，
一边将死的虾蟹现场挑出，一边称重卖
货。工作人员介绍，海鲜要赚钱，靠的就
是快和新鲜。

记者了解到，一到周末，饕餮们动辄
采购几百上千元，最近的家庭或朋友聚
会，海鲜大餐的比例越来越高。

说起平价海鲜，锦依卫占据绝对的优势。
朱海飞，1979 年出生。风风火火直来直去

的性格，让他成为株洲 20 余家锦依卫门店的总
舵主。

每天凌晨，他与徒弟们（加盟商）三四十人，
浩浩荡荡前往长沙马王堆海鲜市场接货分货。
最忙的时候，他能够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停地进
货，到手徒弟们就抢光了。”朱海飞说，一到周末，
光他的总店就能日销 1 万余斤，其余分店均在
1000斤左右。

快，是平价海鲜的唯一优势。记者通过多个
社区平价海鲜品牌了解到，从到货到收尾，这类
店仅需一个小时。海鲜娇贵，快，代表着低损
耗。加上抓住了产地码头直供这一关键要素，

“只要量大，就能赚钱。”朱海飞说。
然而，海鲜销售想上量，并非易事。朱海飞介

绍，量未做起来前，光去年就亏损100余万元。家
里不仅负债累累，连家用奥迪车都被迫贱卖。

据其妻子谭女士介绍，前年开始，他们在日
盛山湖城楼下，一口气租下15个门面。在这里，
朱海飞酝酿着他的线下淘宝店的梦想。

“淘宝给了他启发，他说，他要做线下的马
云。”谭女士说，她佩服丈夫的这股干劲。

2020 年的疫情，给夫妇俩积累起第一波人
气。“那时批发市场菜没人要，我们低价批回来，
我们卖 3.5 元一斤的甜豆，超市卖到了 21 元一
斤。”那时，两人一天可卖几千斤蔬菜。

然而，随着品种越做越多，夫妻俩筋疲力
尽。今年，两人一商量，将原本的调料、干活、家
禽等板块分出去，自己主攻海鲜和水果。

从最初的一天几箱货到几十箱，到现在几百
箱，朱海飞说，全靠渠道。从批发老板到产地老
板，通过摸索，他们逐渐抓住了源头。用他的话
说，只要有量，就掌握了海鲜的议价权。今年最
低的时候，梭子蟹批发价仅2块多，他以3.8元一
斤出售，因此受到株洲不少海鲜经营者的投诉。

“说我乱价，其实是他们割舍不下利润。”朱
海飞说，在产地被直接打通的当下，平价海鲜将
是一个趋势。

目前，加上湘潭、醴陵、宁乡、益阳等地，锦依
卫共有分店 32 家。做出影响后，各类平价海鲜
品牌如雨后春笋，在株洲各大小区遍地开花，珠
海、大连、汕头等原产地的海鲜，纷纷通过长沙马
王堆海鲜市场，涌入株洲。

▲虽是工作日上午，来锦依卫购买海鲜的人排起长队。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批发价买海鲜
饕餮们的海鲜自由1 从批发商到码头直供

低价起量创出海鲜新玩法2 竞争下的差异化经营3


